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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對荀子而言，為不為學關繫到一個人是不是「人」(價值意義的)。1他的書

就以 ＜勸學篇＞開始，且該篇由各個不同的角度，舉各種不同的例子，來強調

為學的重要而極力勸人為學。由此可見，他對「為學」的注重。 

關於「為學」，荀子於＜勸學篇＞說：「學惡乎始？惡乎終？曰：其數則始乎

誦經，終乎讀禮；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這表示「為學的進程」可以

分由「具体的為學步驟」（學之數）與「為學的目的/意義」（學之義）兩方面來

說。前者由誦讀經典開始，而終於讀禮2；後者則由立志為士或美身3開始，而後

君子，4最後是聖人。「成聖」是為學的最終目的。 

荀子在許多地方，如＜儒效＞、＜勸學＞、＜解蔽＞、＜君道＞等篇，都持 

「為學至於行而止」（粗黑體為筆者所加，下同）的觀點。從「為學的最終目的

在成聖」來說，這表示：聖人是以「行」來規定的。但《荀子》一書中又有好些

地方表示，聖人是以「知」來規定的，如＜儒效篇＞就明白說：「知之﹝案：此

「之」字指「禮之理」言﹞，聖人也。」而其它如＜脩身篇＞說：「齊［齋］明

而不竭，聖人也。」＜君道篇＞云：「……聖人……審之禮也。」而最明顯、最

關鍵的則是「知通統類者為聖人」一觀念。（參見＜儒效＞、＜王制＞、＜解蔽

＞、＜君道＞、＜法行＞等篇。）若依這幾句話，既然為學的最終目的在成聖，

那為學的最後一個步驟應屬「知」之事，而不是「行」。倘若如此，那不只對於

「聖人」的了解，還有「為學的具體步驟」，荀子都有不一致，甚而可說矛盾（是

「知」即不是「行」，是「行」即不是「知」）之處。 

 

二、研究目的 

 

 一般學者論及荀子的「為學」，大多由「道德實踐理論」或「道德教育」來

著眼，（參見「參考資料」）都沒注意到：關此，荀學中似含上述的不一致或矛盾

之問題。沒能注意到荀學中有關「為學途徑」方面的這問題並予以探討，當然令

人遺憾。本研究擬彌補這方面的缺憾。就這問題來說，解決的關鍵乃在荀子的「聖

人」一概念。透過探討「荀子是如何了解『聖人』的？」就可確定「荀子為學的

具體步驟當為何？」如此，也就可以解決上述的有關「為學步驟」方面的問題了。 

 

三、文獻探討與研究方法 

                                                 
1 ＜勸學篇＞言：「為之，人也；舍之，禽獸也。」此中的「之」即指「為學」。 
2 「讀禮」二字在此的確切意指，見下文討論。但可以確定地的是，它不指所誦讀的經典中之＜

禮＞，而指是聖王所制定的典章制度（也就是禮文、禮法）所依據的「理」，即聖王所知通

的「統類」。 
3 ＜勸學篇＞：「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為禽犢。」 
4 ＜儒效篇＞：「彼學者，行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聖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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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基本上採取扣緊原典來作分析、了解的方式進行。由於所研究的問

題為一般學者所忽略，因此沒有直接相關的二手資料可作參考。但研究所涉及的

一些論點，如「性惡善偽」、「禮法」、「知」等，仍有一些相關的資料。因此，需

要時，筆者仍予以參考，或於正文或於註中予以處理。 

 

四、結果與討論 

 

（一） 為學的目的與途徑 

如前所述，對荀子來說，「為學的最終目的」在「成聖」。由「為學的最終目

的在成聖」來看，荀子的「為學步驟」就出現了如此一個問題：其最後一步驟到

底是「知」或「行」呢？這問題的解決關鍵，如前述，在「荀子是如何了解聖人

的？」 

 此外，依荀子對「為學途徑」的說法，也有幾個問題需加以討論。 

 

1. ＜勸學篇＞：「學惡乎始？惡乎終？曰：其數則始乎誦經， 

終乎讀禮；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故學 

至乎禮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 

2. ＜勸學篇＞：「君子知乎不全不粹之不足以為美也，故誦數 

以貫之，思索以通之，為其人以處之，除其害者以持 

養之……君子貴其全也。」 

 

第一段引文只說到為學的「始」、「終」，對中間的過程並沒提及。第二段引文於

這方面有所補足。第一段引文中「其數」的「數」即「路數」之「數」的意思；

也就是「其數」指的就是「為學的路數」、「為學的途徑」。「始乎誦經」即指以誦

讀詩、書、禮、樂、春秋等經典為「為學之始」。「終乎讀禮」則指為學的最後一

步驟就是「讀禮」；但這並不是以「誦讀經書中的＜禮＞」來作為為學的最後步

驟。依上引的第二段引文，為學至少有四個步驟：（1）誦數以貫之（貫串所誦讀

的經典）、（2）思索以通之（思索貫通所讀經典的道理而把握到通貫、統攝一切

事理之理，即禮之所以為禮之理或禮法）、 (3) 為其人以處之（以聖王為師而效

法其行禮法）、(4) 除其害者以持養之（袪除影響「依禮法而行」之因素）。依之，

「誦讀」只是為學的開始、第一個步驟，不是最後一個步驟。因此，「終乎讀禮」

的「讀」，若以之為「誦讀」的「讀」，則明顯與第二段引文所講的相矛盾；而且，

若以之為「誦讀」的「讀」，則「學惡乎始？惡乎終？…其數則始乎誦經，終乎

讀禮…」實際所講只是「為學的初始步驟」，即只是「始」，不含「終」，不能以

「其［學之］數」說之。以「學之始」為「學之數」乃不合理。 

所以，在此就有：「『終乎讀禮』的『讀』當如何了解？」的問題。相應「學

之義」最終在成為「聖人」來說，從下文「故學至乎禮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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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來看，此「讀」字代表「學」，而且不是一般意義的「學」，是「讓人達到『道

德之極』而成為『聖人』之學」。但，如何學禮可以讓人如此呢？這涉及到「怎

樣才是『聖人』？」除此，荀子所謂的「善學者之學」，即「君子之學」，對吾人

解決此問題也甚有助益。 

 

3.＜勸學篇＞：「百發失一，不足謂善射：千里蹞步不至，不 

足謂善御；倫類不通，仁義不一，不足謂善學。學也 

者，固學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涂巷之人也；其 

善者少，不善者多，桀紂盗路也；全之盡之，然後學 

者也。」       

4.＜大略篇＞：「誦數以貫之，全也；思索以通之，粹也。 

全而粹，則倫類通，仁義一矣。」 

 

「善學者之學」是能「通倫類」、「一仁義」、與「全之盡」之的。此中的「通」

即第２引文中「思索以通之」的「通」。「倫」是「理」、「法」的意思。「通倫類」

乃指能思索通貫法類之理。「一仁義」之「一」不同於「一出焉，一入焉」之「一」。

後者意指「一會兒如此」、「一會兒如彼」。於此「一」之意，「一仁義」的「一」

是「學也者，固學一之也」的「一」，〈儒效篇〉所謂的「執神而固」、「萬物莫足

以傾之」的「一」，也就是「全之、盡之」的「全」、「盡」之意，指「常」、「不

變」，不為任何事物給影響而定於「一（禮法）」。依下文，即是所行全都是善、

無一不依仁義/法而行。這也就是說，「全之盡之」的「之」乃指仁義或倫類而言，

也就是〈儒效篇〉「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中「全盡」的對象。要能通倫類、一

仁義就必須先能「誦數以貫之」、「思索以通之」——此即第２段引文所示的為學

程序之一、二步，屬，知」之事。「一仁義」、「全之盡之」
5
乃第三、四步（二者

已屬「行」）之後所能者，是「知之後」的「行」。 

依此，「終于讀禮」之「讀禮」即「學至乎禮而止」的「學禮」，也就為為學

所止的「學禮」、「讀禮」乃意指「知而後能行、能全盡禮義」。此「學」、「讀」

之意乃指知而能行言，意涵「為學的最後一步驟」是「行」——所行全依所知的

禮法。能如此，乃前述的第三、四步驟之後事，即需「為其人以處之」、「除其害

以持養之」而後方能做到的。依之，為學的具體途徑應有第五個步驟，而不是如

前第２段引文荀子所表示的，是四個步驟。 

在進入討論「為學的最後一個步驟是否當為『知』？」之前，吾人有必要針

對至此吾人所了解的、荀子認為的「為學步驟」，尤其是第二段段引文所示的四

個步驟，加以了解。 

基本上，第一個步驟「誦數以貫之」在了解其意指上比較沒問題。「誦數以

貫之」，較之於第一段引文所說的「為學」乃「始乎誦經」，它多了「以貫之」之

                                                 
5 「全之盡之」之「全」，在此並非第４段引文就「智思」方面來講的「全」、「粹」之意。詳見 

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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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可以說是進一步詳細表示「始乎誦經」之「誦經」於荀子心中之意指：不只

是誦讀〈詩〉、〈書〉、〈禮〉、〈樂〉、〈春秋〉等經典（見下註引文），還要能把它

們貫串來，不能只是誦讀、知道它們的內容；也就是不能只是「博雜地知」6，「博

雜無統」是荀子所忌諱貶抑的；其所以「隆禮義而殺詩書」（〈儒效篇〉）即本於

此基本態度。 

依荀子，在誦讀、貫串諸典籍之後，緊接著要作的為學的第二個步驟是：「思

索以通之」，也就是〈大略篇〉（見前引第三段引文）所謂的「粹」。依荀子〈勸

學〉所言，所需誦讀的五部經典（〈詩〉、〈書〉、〈禮〉、〈樂〉、〈春秋〉）已涵蓋天

地間所有的理了。7經典的「內容」是「誦讀」、是「知」的對象；其含的「理」

才是「思索」的對象。因此，繼「誦讀」之後，所要「思索貫通」的就是它們所

含的、所講的那些道「理」，也就是「思索以通之」的「之」指的就是「誦數以

貫之」的「之」——五部經典所含、所講的道理。 

從下一步驟（即第三個步驟）是「為其人以處之」（意指見下）此中的「人」，

依荀子一再強調的，「學者當以聖王為師」來看，8乃指「盡倫」、「盡制」之聖王
9，如文王、武王，也就是〈儒效篇〉所說的「知通統類」之「大儒」（「法禮且

知其所以然之理」的「聖人」10）（有關荀子對「聖人」或「聖王」的了解，詳見

下文）。依之，「思索以通之」的「通」就不只是指對諸典籍的道理有「全盤通貫」

的了解，還含：由之而把握到通貫且統攝這一切理者，即「禮之本」、「道之體」、

「法類之所以為法類」之「根據」，也就是「禮之所以為禮之理」。 

要把握到「禮之理／本」，人會碰到「心蔽」的問題而須作「虛壹靜」的工

夫。因此，荀子為學的第二個步驟實含作「虛一靜」的工夫。但，這工夫也可視

為含于第三個步驟中，也就是以聖王為師，由之才知當作「虛一靜」的工夫而後

才能「知禮義」。11 

第三個步驟「為其人以處之」的意思是：效法聖人／聖王依禮法而行，也就

                                                 
6 參見〈儒效篇〉之論小儒、俗儒、雅儒、大儒之別。對「詩書之博」，荀子說是「故而不切」（〈勸 

學〉）、至於「學雜」，〈勸學篇〉云：「上不能好其人，下不能隆禮，安特將學雜識志，順詩書 

而已耳…不道禮憲，以詩書為之，譬之猶以指測河也，以戈舂黍也，以錐飡壺也，不可以得之 

矣。」另，〈非十二子篇〉中斥孟子「略法先王而不知其統…聞見雜博」。由此可知，「博雜無 

統」乃荀子之所忌。 
7 見前註第一個引文。 
8 參見〈勸學〉、〈修身〉、〈非相〉、〈儒效〉、〈性惡〉、〈解蔽〉等篇。 
9 見〈解蔽篇〉：「聖也者，盡倫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兩盡者，足以為天下極矣。」 
10 〈儒效篇〉：「禮者，眾人法而不知，聖人法而知之。」 
11 依〈解蔽篇〉，人之知作虛一靜工夫乃靠他人，即師，告之。該篇有言：「未得道而欲得道者，

謂之虛一而靜。」此中的「謂之」即「告訴他」。參見鄭力為＜荀子解蔽篇疏析＞一文，《新亞書

院學術年刊》第十三期。另，「虛一靜」於「為學步驟的排序問題」關涉到荀子對「心」、「性」

的了解以及「虛一靜」與「知禮義」間的相應關係。這已超此計劃之內容，擬於下一研究計劃「由

『聖人』看荀子的『知禮義』與『虛一靜』」再予以探討。基本上，筆者認為，依荀子對「心」

的了解，若能作「虛一靜」的工夫，則「心」就是「大清明之心」、是能盡其份的「天君」：不只

能如實而全盤、通透的了解禮之理，還可以發揮它「出令而無所受令」、「自決」、「自使」、「自止」

等功能，而必然地不為物所傾側而依禮法來化性。因此，它應是為學的第二步所需作的，只是第

二步驟是「虛一靜」讓「心」發揮其「認知」之功能，第三步驟的「化性起偽」則讓「心」發揮

它身為「天君」的功能，屬「實踐」方面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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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把握得禮之所以為禮的根據後，就學習聖王，行事要一切都依禮文、法類而

行。但，就人來說，現實中未必凡事都能如其所志、所願。從荀子的角度來看，

這裏就會碰到「性惡」的問題。12因此有第四步驟的必要。 

第四個步驟是「除其害以持養之」，其意是要祛除掉會影響我們依禮法而行

者。會造成影響的，有兩方面：一是「心為物所傾側」13，另一則是「性惡」。14依

荀子，人生而有的好利、疾惡（嫉害憎惡）、好聲色等自然情欲，順之而無節就

會流于惡。換言之，人性有「惡的傾向」；順之往往悖反于禮法。（〈性惡篇〉）這

是有害於人依禮法而行者。因此要依禮法而行，就必須祛除此害。而祛除的方式，

依〈性惡篇〉，就是「師法之化，禮義之道［案：同「導」字］」（〈性惡篇〉），也

就是遵從師說而以禮義／法來矯飾、導正有「惡之傾向」的「自然情性」（如自

然欲望、自然的心理情緒與愛好等）。 

依〈解蔽篇〉，只要作「虛一靜」的工夫，心就可以無蔽而達到「大清明」。

關於荀子的「虛一靜」，一般都只由它和「知」禮義的關係來了解，而忽略了它

在心作為「天君」「依禮義來化性」方面的影響。如前所言，心若混濁、有蔽，

它不只不能如實地認知事物，還含決判是非對錯、自定行止等。若心清明，則不

只「知」方面，這方面亦同時祛除了。因此，這方面之蔽的祛除，是心作虛一靜

之工夫後，所能作、所要作的工作；這屬於為學的第三個步驟。 

若此，那為學的第四個步驟「除其害以持養之」所要做的乃是。遵師法循禮

義以化性，以使人能不受「性惡」之影響而行禮義。這步驟的重點在「除害」。 

之後，如前所言，對荀子而言，若要達到「為學的最終目的——成聖」，那為學

應還有第五個步驟，也就是在「性惡」之「害」祛除後，人要積極的，所行所為

全依禮法而行，即「全盡禮法」，亦即前言的「一仁義」。 

若依前述，荀子的為學步驟不如他所說的，為四步驟，而應為五步：（1）誦

數以貫之；（2）思索以通之；（3）為其人以處之；（4）除其害以持養之；（5）全

盡禮法。 

 

（二）聖人 

關於「聖人」，如前言，於荀子似可由「行」也可由「知」來了解。（前論的

為學步驟大多由「行」來了解。）以下將分由「行」與「知」兩方面了解荀子的

「聖人」，之後，再嚐試化解此二看似矛盾的觀點。而了解荀子「知通統類」的

意思及成聖之「知」與「行」的關係就是化解這矛盾的關鍵。 

                                                 
12 至於「心蔽」的問題則在要知禮義或禮之理時所作的「虛一靜」之工夫中祛除了。見〈解蔽篇〉。 
13 〈解蔽篇〉：「故人心譬如槃水……心亦如是矣。故導之以理，養之以清，物莫之傾，則足以定

是非決嫌疑矣。小物引之，則其正外易，其心內傾，則不足以決庶［案：依盧文昭當為「麤」字，

通作「粗」矣。］理矣。」此段文字，學者大多專注在「心知之蔽」來言，而忽略「物莫之傾」、

「小物引之」、「其心內傾」等所涵的「心志」、「心向」方面，也就是作為「天君」的「心」是否

能恰如其份地發揮其「出令而無所受令」之「自主」、「自使」、「自決」等（〈天論篇〉）作用，如

受外物影響，心好利而影響其「自主自決」等，也就是讓其「天官」之身份影響到「天君」之身

份、作為。 
14 有關這部分之論點，請參閱拙著《孟荀道德實踐理論之硏究》（臺北市：文津，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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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由「行」來規定 

     （1）＜儒效篇＞：「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 

    (2)＜勸學篇＞：「君子博學而日參省乎己，則知明而行無過矣。」 

(3)＜儒效篇＞：「不聞不若聞之，聞之不若見之，見之不若知之， 

知之不若行之。學至於行之而止矣。行之，明也；明之 

為聖人。聖人者，本仁義，當是非，齊言行，不失豪釐， 

無他道焉，巳乎行之矣。」 

(4)＜脩身篇＞：「好法而行，士也；篤志而體，君子也；齊［齋］ 

明而不竭，聖人也……依乎法而又深乎其類……。」 

(5)＜儒效篇＞：「法後王，一制度，隆禮義而殺詩書，其言行已有大 

法矣，然而明不能齊［濟］法教之所不及、聞見之所未 

至，則知不能類也......是雅儒者也……卒［猝］然起 

一方，則舉統類而應之，無所儗怍；張法而度之，則晻 

然若合符節，是大儒者也。」 

(6)＜君道篇＞：「古者先王審禮以方皇周浹於天下，動無不當。故 

君子敬而不難.......並遇變態而不窮，審之禮也。故君 

子之於禮……其應變故也，齊給便捷而不惑……明達用天 

地理萬變而不疑……仁智之極也。夫是之謂聖人；審之禮 

也。」 
 

由引文中粗黑體標示出來的文字可以看出，荀子是就「行」來看聖人的。「積善

而全盡」即如「積土而為山」、「積水而為海」等（見〈儒效篇〉第一段引文之前

所言），表示不斷地行善、累積善行而至所作所為全是善，則就是聖人。就荀子

來說，必須依禮義／法而行，才能成就善。既此，此處以「全盡善者為聖人」實

通於、同於〈勸學篇〉「百發失一」一段所表示的：善學者乃「全之盡之」者——
全盡禮義／法——所作所為全依禮義(法)而行。第二、三段引文之言「行無過」、

「聖人…已乎行之矣」的「行」，都是就聖人之能「全盡禮義」而言。 
第四段的「依乎法而又深乎其類」，和第五引文的「舉統類而應之」，雖都就

「法」、「類」來說聖人，但主要還是落在「行」上說：表示聖人應事依法、類而

行。也因此，才會如第六段引文所說的，能「方皇周浹於天下，動無不當」、「並

遇變態而不窮」，也就是才能無論何時何地碰到任何事（含突發之奇變怪異之事）

都能「舉措應變皆得其宜」。［至於聖人之所以能「舉措應變盡得其宜」，當然是

因「知明」、能「依乎法而又深乎其類」、能「舉統類以應事」，也就是前引最後

一段文字所說的「審之禮」（審究、深察禮），或下文將討論的「知通統類」之故。

這也就是說，人若能「知明」（見下文）、能把握到「統類」（見下文）、能「審之

禮」（此「禮」之意見下文）、就能「舉措應變盡得其宜」而為「聖人」。這表示

人之成聖是「由知而行」。「聖人」由「行」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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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為學的最終目的」在「成聖」來說，那「為學的最後一步驟」就在「行」——
「全盡禮義」，就在所作所為全依禮義而行。 

但若由另幾則話來看，則非如此。 
 

2.由「知」來規定 

 （7）＜儒效篇＞：「不聞不若聞之……學至於行之而止矣。行之， 

明也；明之為聖人……。」 

(8) ＜脩身篇＞：「好法而行，士也；篤志而體，君子也；齊［齋］ 

明而不竭，聖人也......依乎法而又深乎其類......。」 

(9) ＜儒效篇＞：「我欲賤而貴……可乎？曰：其唯學乎。彼學者， 

行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聖人也。」 

(10) ＜儒效篇＞：「法後王，一制度，隆禮義而殺詩書，其言行已有 

大法矣，然而明不能齊［濟］法教之所不及、聞見之所 

未至，則知不能類也......是雅儒者也……卒［猝］然 

起一方，則舉統類而應之，無所儗怍；張法而度之，則晻 

然若合符節，是大儒者也。」 

 (11) ＜儒效篇＞：「志安公，行安脩，知通統類，如是則可謂大儒矣。」 

(12) ＜解蔽篇＞：「故學者以聖王為師……法其法以求其統類，以務 

象效其人。」 

 (13) ＜君道篇＞：「古者先王審禮以方皇周浹於天下，動無不當。 

故君子……並遇變態而不窮，審之禮也。故君子之於禮 

……齊給便捷而不惑……明達用天地理萬變而不疑…… 

仁智之極也。夫是之謂聖人；審之禮也。」 
 
「明之為聖人」、「知之，聖人也」就明白地表示：「聖人」是由「知」來規定的。

這裡，「明之」的「明」、「知之」的「知」就同於〈修身篇〉「齋明而不竭」（第

8 引文）的「齋」明（案：「齋」即「智慮敏捷」15——即〈君道篇〉「齋給便捷

而不惑」、〈儒效篇〉「知通統類」（第 11 引文）的「知通」（不只「知」且「通」）、

〈君道篇〉說聖人「審之禮也」（第 13 引文）的「審」（審究、深察）。要真切地

了解荀子在此所謂的「明之」（或「明」）、「知之」（或「知」）的意思，吾人有必

要確定聖人所「明之」、「知之」的「之」是什麼。依第 11 段和第 13 段引文，此

「之」字指的就是「知通統類」的「統類」、「審之禮也」的「禮」。 
首先就「統類」來說。此「統類」就是〈解蔽篇〉「故學者以聖王為師…法

其法以求其統類」的「統類」，也就是〈王制篇〉所說的「有法者以法行，無法

者以類舉」的「法類」。「法」是明文規定的「理」（如禮文法度），而「類」則是

未明文記戴但存於同類事物中的「理」。至於「禮」，很清楚地，「審之禮也」的

「禮」，用「審」字言之，就表示不是為學第一個步驟「誦讀經典」所讀的〈禮〉，

                                                 
15 參見李滌生《荀子集釋》頁 33 註三，臺灣學生書局民六十八年二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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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指〈勸學篇〉所說的「禮者，法之大分，類之綱紀也」的「禮」——法、類

等理之準則、依據。先王聖人之所以能「方皇周浹於天下而動無不當」，就在於

把握到「法」、「類」之所以為「法」、「類」的「理」、的「根據」，也就是「通貫、

統攝一切事理之理」。〈解蔽篇〉言：「夫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不足以舉之。

曲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而未之能識也。」「道」即禮或禮義、禮法（此三者於

荀子乃通用）。「體常」指「禮之體」乃經常不變的，也就是「法」、「類」所本的

最終依據。「盡變」指「禮之體」能盡萬事萬物之變而不窮。這表示：對萬事萬

物之變，只要把握到禮/禮之體，就都可以有相應的理以應對。16也就是「禮體」

之「用」不限於某方面，而是在應萬事萬物之處理中的，是多方面、全面的。所

以執著於某角度或某一面相來了解事理的人（「一曲之人」）無法盡得知而把握到

「禮之全」、「禮之體」，也就是不能如實地把握到「通貫、統攝一切事理的理」、

「法類之根據」。所以〈解蔽篇〉一開始就說：「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闇於大理。」

有禮義之後的聖人17已作過「虛一靜」的工夫，心無一曲之蔽，18因此是知「大

理」者，即「通知」「禮之大全」、「禮之體」者，也就是「通倫類」者。 
聖人所知的，不只是某方面的「理」，而是把握到通貫、統攝各方面的、萬

事萬物之理。要能不為一面之事理或萬事萬物之雜理所蔽而通透地把握到通貫萬

事物之理，所需的不會只是「知」而已；還必須智慮思索貫通（即為學之第 2
步驟），如此才能「明」法教之所不能及、聞見之所未至而「知能類」（第 10 引

文），也就是「求得統類」（第 12 引文）、「知通統類」。這，當然不是一般意義的

「知」，而是心智在知後再予以深究、審察、思索貫通的「知」與「明」。所以〈法

行篇〉才會說：「禮者，眾人法而不知，聖人法而知之。」同樣依禮法而行，聖

人之依禮法是「知其所以然」、「知通統類」、「審之禮」。如此意義的「知」、「明」，

才是荀子說「明之為聖人」、「知之，聖人也」之「明」與「知」的意思——還含

「思索、通貫、全盤把握而得其要」之意于其中，也就是得〈天論篇〉所謂的「道

貫」之「知」。 
若此，那「為學的最後一步驟」當在「知通法類」，也就是「思索以通之」

（此「之」指通貫、統攝一切事理之理，即「禮之體」）。若此，那〈勸學篇〉所

說的、以及前述的，第二步驟之後的步驟就都不需要了。果真如此，那不但與荀

子在〈勸學篇〉所說的有出入，也與荀子由「行」來規定聖人的論點相違。再者，

由荀子「性惡善偽」的觀點與心、性有別，知、行之主體不同來看，19止于第 2
步驟無法使人成聖，而會出現前後不一致或矛盾的問題。以下即由成聖之「知」

（禮）與「行」（禮）的關係來討論、解決這些問題以及「聖人是以『知』或『行』

來定而致為學的步驟當為何？」之問題。 

                                                 
16 在荀子，這句話不能理解為「形上的道體」相應萬物之變而呈顯種種理。理由有二：一是依 

＜天論篇＞、＜儒效篇＞，荀子的「道」指「人道」，無形上義；二是荀子的「人道」即「禮 

法」，乃出於聖王製作。見＜性惡篇＞。 
17 於荀子，聖人分「生起禮義」的聖人及「有禮義之後」的聖人。見＜性惡篇＞。 
18 見＜解蔽篇＞。 
19 同註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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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知」與「行」在成聖上的關係/聖人之「知」與「行」的關係 

關於成聖時，「知」與「行」的關係，前面首先論到的是「由知而行」，也就

是「先知後行」：先「知通」統類、禮之所以為禮之根據，才能在「行」上「全

盡禮義」而舉措應變皆得其宜。此「先後次序」代表「因果」的關係。這是由「以

『行』規定聖人」的角度來看。若如此，那荀子以「知通統類」者為「大儒」、

聖人，也就是「知之」、「明之」者為聖人的觀點就不能成立。 
依前的說法，在成聖時，「知」與「行」的關係只有一種：「先知而後行」。「由

『知』規定聖人」無涉于「行」，因此無這種關係可言。但，若注意到荀子以下

幾則話的意思，則不如此：知與行當有兩種關係，即「由知而行」與「由行而知」。 
 
（1）第七則引文中云：「學至於行之而止矣。行之，明也；明之為聖人。」 
（2）〈法行篇〉：「禮者，眾人法而不知，聖人法而知之。」 
（3）第 12 則引文中言：「故君子之於禮……其應變故也，齊給便捷而不惑…… 

明達用天地理萬物而不疑，仁智之極也。夫是之謂聖人。審之禮也。」 
 
「行之，明也；明之為聖人」似表示人之所以「明禮」、「知通統類」乃因「行禮」

之故；也就是透過實踐，在行中真正學得、把握到「禮之所以為禮的道理／依據」，

即「禮之體」、「道之貫」。若此，聖人之「知」、「明」是因行而有，是「由行而

知」。依之，「知」為「為學的最後一步驟」，而在此之前的「行」含「為其人以

處之」，「以聖王為師」，由之不只「化性惡」之「性」，即「祛其害以持養之」。

在此，「思索以通之」可以有 2 個排序和解讀。一是如荀子所列，為第二步驟，

但此步驟只限于「智思」（即「知通統類」乃智思層次上的，即所謂的「審之禮

也」；可稱之為第一義之「知通統類」），未及「行」，故還需第三步驟的「為其人

以處之」和第四步驟的「除其害以持養之」，由之才是真正的「知通統類」（第二

義）——此義的「知通統類」乃「行而後知」。若由「知」來規定「聖人」，則「為

學的步驟」只有荀子〈勸學篇〉所列的四個，並沒有「全盡禮義」或「積善而全

盡」的第五個步驟，或以之納于「為其人以處之」中——效法聖王所作所為乃全

依禮法而行，而全為善行。 
如此能符合荀子〈勸學篇〉所言的「為學之四個具體的步驟與次序」，也合

〈儒效篇〉「志安公，行安脩，知通統類，如是則可謂大儒矣」之意，但如此解

則不合荀子「由『行』規定聖人」之論點。 
但，若對「行之，明矣」持另種解法，則會出現第三義的「知通統類」，與

第三種的「知行關係」。這解法是：「行之，明矣」表示能舉統類以應萬變（如第

3、4、5、6 引文表示的）（即「行之」）就表示「知通統類」、「知禮之體、道之

貫」（明之）了，如此之人才是聖人，也就是〈法行篇〉所說的：「聖人法［禮］

而知之」，〈王制篇〉說的「有法者以法行，無法者以類舉」及「以類行雜，以一

行萬」——「行中已含知」、透過「行」表現其所「知」。這是「攝知於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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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著（明著、彰顯）知」。20如此了解聖人，則「知通統類」的「知通」不只是

「智解」、「智思」上，更重要的是必須表現于「行」中。換句話說，必須「知統

類（禮之體、道之貫）且以之來應變」才真是「知通統類」、才是「大儒」、「聖

人」。這是第三義的「知通統類」。如此了解，則在為學以成聖的過程中，知與行

的關係乃是：先「由知而行」，而後「由行著知」。前後兩「知」字的意思不同，

後者有了具體的內容（「舉統類以應之」），所知不再只是抽象的理則、道貫、禮

體而已。 
 
4.結論 

依筆者的了解，如此解才是「知通統類」、「知禮」之真義。〈解蔽篇〉云：「夫

道者，體常而盡變」，表示「道」不只是「體常」，還「盡變」。要把「道」的「盡

變之用」顯現出來，才算真正把握到「道之所以為道」，即「禮之所以為禮」之

意。第一、二義的「知通統類」都不合此段文字所表示的「道之所以為道」之意：

第一義未得「盡變」之意；第二義以「行而後知」來解，則未得荀子「法而知之」

之意。 
因此，荀子的「知通統類」之意當是：知統類（禮之體、道之貫）且以之來

應變。如此，「知通統類」的「聖人」不只具「行」也具「知」，是「由知而行，

以行著知」之人。如此，由「行」或「知」來規定之，都沒錯，也不互相衝突；

各自都只是一面，最後化于「以行著知」。依此，為學的步驟就當有五： 
（一）誦讀貫串諸經典（含禮文制度）。 
（二）思索貫通諸經典的道理並把握到通貫、統攝一切事理之理，即「禮之體」、

「道之貫」（在此要除「心蔽」，作「虛一靜」之工夫）（此二步驟屬知解、

智思之事）。 
（三）以聖之為師而學其依禮法、統類來應事，不停留于只是「知」而已。 
（四）除掉了影響人依禮法而行之因素，依禮法來化「性惡」之「性」（發揮「虛

一靜」使「心」行「天君」之職務）。（此二者屬行之事） 
（五）全盡禮義，即舉統類以應萬物萬事之變而盡得宜（「攝知於行」，「以行著

知」）。 

 
 

                                                 
20在此，荀子一方面不失儒者之基本性格——重行，另方面又不失其學思特有的性格——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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